
那年月，每到汛期前，河洛交
汇处就会聚集大批的青壮汉子，
他们都是来吃河饭的。河口的旗
杆上升上龙旗，吃河饭的人就会
从四面八方涌来。漕运是京城的
命脉，加上黄河年年决口，治河投
入巨大。每每汛期来临之前，圣
旨一道又一道从京城发来，严饬
河官查看河道，有淤积处，迅速挑
浚疏通，以防酿成大祸。因此一
到汛期，水官们就格外地小心。

龙旗升起，吃河饭的汉子们，
在河官们的带领下，分成十人小
队，一队一队领牌上工。这时候，
河堤上还会升起两种旗帜：一为

“号旗”，相当于队伍的编号。十
丈一小旗，百丈一大旗，领工的是
河兵。还有一种旗是专用于施工
时发号施令，这叫“标旗”。施工
到了紧要关口，若急需土方则升
黄旗；需用木料则升红旗；用柳
条、蒲草则升蓝旗，夜间则改为三
色灯笼……急迫时，锣声四起，号
子如山岳，一排一排的人墙，与那
滔天浊浪抗争。

那年夏天，端午过后，河洛口
的大堤上，在蚂蚁一般的河工队
伍里，出现了一个奇人。开初时，

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打眼的地
方。在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群里，
他只是中等偏上的个头，看上去
黑黑的，没言语。人也就三十壮
岁，一条辫子盘在头上，穿一件对
襟的粗布汗褂，腰里扎一根毛蓝
布带子，显得肩宽腰细，周正利
落。若细看了，只是眉眼紧，走路
轻些，别的就没什么了。

可一上工，干起活来，差别就
出来了。同样是在河堤上运送木
料，丈二的圆木，二里半的路程，
别的河工两人抬一根还略显吃
力，中途要歇上一哈儿。他却不
然，头一趟他就一人扛了一根。
这倒还罢了，到了换牌子登账时，
听河官说扛一根两个铜子。于是
到了第二趟，他左胳肢窝夹一根，
右胳肢窝夹一根，竟然一人运两
根。走起来，依然健步如飞。

顿 时 ，一 河 的 人 都 看 傻 眼
了。说这人谁呀？好神力！

河上人多，眼杂，嘴也多。人
们打听来打听去，才知道这人姓
马，叫马从龙。是前不久从外乡
流落到河洛镇的。

到了第三天，人们实在是看
不下去了。这鸟人，怎么这样呢？

人家两人抬一根，他一人扛两根。
一个人就挣了四个人的钱，河上的
钱都叫他挣了。这且不说，中午吃
饭，发的黑白两掺的馍，他一串叉
四个，两根筷子就叉八个，那是杠
子馍，他一顿吃八个！

最先看不上的是洛寺村的
人。洛寺村离河洛口最近，一姓
的族人多，人头旺，也就霸道。他
们常年吃河饭，看这狗日的一顿
吃八个杠子馍，钱也都让他鳖儿
挣去了，于是一个个躁躁地，嘴里
骂骂咧咧，很有些气不忿。这些
人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嚷
着嚷着火上来了。河堤上人多，
况都是壮汉，经不住这么起哄架
秧子，不知那个愣头青先开了口：
奶奶的，走，打他个小舅。

倏忽间，就见河滩里刮起了
一股旋风，一时群情激愤，人们黑
压压地涌过来了。挑头的自然还
是洛寺村人，人群里有狗叨毛架鹰
撵兔打哄哄的，有看热闹递小拳骂
阵的，乱嚷嚷聒噪噪一片喊打声。

立时，就见河滩里尘土飞扬，
唾沫星子四溅，荡荡黄尘里一片
乱麻麻的黑脊梁，一窝蜂似地扑
将上去，那胳膊犹如一片棍林，斜

刺里乱马绞枪像是长出了无数条
铁腿……渐渐地，人就看不见了，
只有一团一团的黄尘在河滩里滚
来滚去！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终于
有人醒过神来，喊道：别打了！别
打了！再打出人命了！

这时，有河兵跑过来，嚷道：

干什么？干什么？想闹事啊？！
人们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

全都住手了。河滩里顿时静下来
了。往下呢，往下就不敢想了。
那人呢，恐怕打死个球了。成肉
酱了吧？

当管河工的千总带着护卫赶
来时，人们才知道害怕，慢慢地往
后退去，让出道来。黄尘慢慢散
了，只见躺在地上的那个人，那个
叫马从龙的人，已经被黄尘埋了。

过了片刻，又见那土沫子慢
慢往上冒，冒……人们小声说：动
了。他动了。

又一会儿，渐渐，一个人头从
土里冒出来了。马从龙先是慢慢
坐起身子，噗噗吐了两口土沫子，
继而，他爬起来了，还拍了拍身上
的土。居然、他居然安然无恙？！

千总吃惊地望着他，说：喂，
小子，你没事吧？

马从龙略略点了点头，嘴里
又徐徐吐了一口气，说：不当紧。

有河兵把他架起来，说：走两
步，走两步。

千总惊呆了，说：你……你真
没事？

马从龙四下看了看，突然看

见河滩里摆着一个夯土的石磙。
他当着众人走过去，弯下腰，默默
地吸一口气，“嗨”的一声，双手把
那石磙举了起来！

一时，整个河滩静得嚇人。
人们默默地望向他。就此，再也
没人敢找他的麻烦了。

二
分家后，周亭兰带着儿子，悄

悄地搬到镇上住了。她先是在店
铺后面一孔窑洞里凑合了些日
子。在这些日子里，她一直在寻
访能给儿子治病的人，找过几位
中医先生，也请过神婆，扎针许
愿、烧香上表，都不管大用。

没住多久，她就搬了。儿子
看着她，那神情像是在问：刚刚住
下，为什么要搬呢？

周亭兰说：儿呀，我怕伤了你
的耳朵。

原来，店后面的窑洞里住的
大多是走水路和旱路的纤夫和脚
伕。他们卖苦力挣了些钱，可他
们夜夜赌博，把好不容易挣来的
散碎银子又输出去。况且这些人
在输了银子喝了酒之后，还会闹
些事端。叫骂声、吵闹声不绝于
耳，且一言不合，打得一塌糊涂。

周亭兰说搬就搬，她带着儿
子搬到不远处的唐家胡同。这是
个很干净的小院，隔墙院里还种
有花草。然而，仅住下没有几日，
她又搬了。

年幼的康悔文不知道，这地
方的后墙离常春院太近了。常春
院白天里静静的，一到晚上，夜夜
笙歌，蜂浪蝶舞，成了一锅花粥。
不时地，有老鸨高喊：客，花俩吧！

那日，周亭兰从店里回来，康悔
文突然说：娘，给我买只兔子吧。周
亭兰一愣，说：这晚了，哪有卖兔子
的？儿子说：后边院子里就有卖
的。老听人喊：兔儿，兔儿的，还问
要大白还是小白……周亭兰一听，
脸色陡然变了，厉声道：胡说！

然后，周亭兰二话不说，立刻
又要张罗搬家。她说：儿呀，我是
怕伤了你的眼啊。

河滩上闹事那天，周亭兰刚
好带着伙计往河滩上送蒸馍。听
河工们议论河滩的奇事，她心里
寻思，这不正是她要找的人么。
于是，她立刻托人打听了马从龙
住的地方。第二天傍晚，
提了两匣点心，她就到马
家去了。 23

连连 载载

ZHENGZHOU DAILY 32020年8月30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尹占清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今夏雨水特别多，进入七月份，
雨更是一直连绵不断，流经县城一向
枯瘦的小潢河陡然发起水来。一个
雨后初霁的傍晚去看水汛，路过郊外
小潢河上的彩虹桥，突然看到桥下一
个回水湾的二三浅滩处，有几人正各
操扳网在浑浊的河水里捉鱼。这多
年不见守株待兔式的捕鱼方式，吸引
了岸上许多人观看。

我的家乡在豫东南的江淮间，雨
水丰沛，在 16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纵横着五条大大小小的河流，而且
在它的怀抱里渠、塘、湖、堰遍布，素有
小江南的美誉，水美鱼肥，自古就是鱼
米之乡。俗话说:水无三日寡，水多自
然穿梭蹦跳的鱼儿也多。在过去缺衣
少食的岁月里，有几家没有捕过鱼摸
过虾改善一下寡淡的生活呢？

姥姥家临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
河，清清的河水日夜涓涓流淌。小村
又被一条大堰围着，称为水围子，那
时在我们家乡的乡村常见这种居住
方式，生活在不离水的环境中，不光
是取水用水方便，劳动之余，捕鱼也
是家家习以为常的事。所以不论你
走进哪家哪户的农家小院里，屋角和

墙上不光是挂着几件农具，往往也会
有几种捕鱼工具。这些捕鱼工具里
最让我熟悉的是渔叉、渔罩、渔笼，还
有各种网类，如撒网、扒网、拉网、粘
网、栅网等，有一种很普通却历史非
常悠久的网具，它就是扳网。

扳网也叫扳罾，这是一个出自
遥远而古老的名字，据说在两三千
年前的古代先民就已经使用这种渔
具捕鱼了，流传至今名字依然，样式
基本没变。扳罾的做法并不复杂，
竹园里砍两根手指粗和一根擀面杖
粗的三根竹竿，削去枝叶，截断杆
梢，细的两根分别在油灯下塑成圆
弧状，逢中十字交叉绑定，作为支
架，然后在四只脚扎上一大块方形
渔网，粗的一根长竹竿固定在支架
中间，作为架杆，杆头再系上一条结
实的绳子，就算大功告成。

那个时候，舅舅二十来岁，正是
青春好年华，他不光各种庄稼活驾
轻就熟，捉鱼也是一把好手，家里捉
鱼的工具应有尽有，就像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我最喜欢看他撒网捕鱼，
用撒网捉鱼是最难的捕鱼方式之一，
一张软绵绵的撒网抓在手里，不说捕

鱼了，能把它撒开，没有本事，那是瞎
子点灯——白费蜡！可撒网到了舅
舅手里，马上变得轻巧自如，撒时姿
势还矫健优美，就像是在表演一段具
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舞蹈一样。

扳罾捕鱼，最好是夏季，夏天雨
水丰富，等到雨下得大河发水小河
满，稻田开始不断往外漫水，汇入田
沟的水流哗哗唱着歌儿把塘堰塞得
满满当当的时候，就轮到扳罾大显
身手了。因为鱼儿有逐活水的习
性，新鲜的水流注入这些水中，鱼儿
欢蹦乱跳就会争先恐后往活水处游
来。此时水中又变得浑浊不清，鱼
儿视力受限，扳罾就可大大发挥它
的作用。雨中农闲，农人是不会错
过这捉鱼大好时机的，很多人开始
在家忙着收拾扳罾，因为平时不用
就会拆卸收藏起来，用时再扎起，拾
掇好了，扛起扳罾就迫不及待地向
喧哗的小河和塘堰跑去。

那时候，我最爱背着渔篓跟在
舅舅屁股后帮他打下手。舅舅的扳
罾做得比别人的都要宽大，网底铺
开，差不多有一间土屋的大半面墙
大。舅舅一来到水边，瞅一眼就知

道往哪下网容易捕到鱼。起网时也
很有讲究，先慢慢拉，让网中鱼儿感
觉 不 到 危 险 ，以 免 受 惊 吓 蹦 跳 逃
窜。等到渔网一露头，快速抬离水
面，这时再机灵的鱼儿陷在网中，也
只有干蹦跶的份了。跟舅舅一起捕
鱼次数多了，我也熟悉了舅舅用扳
罾捕鱼的一些经验:必须避开水草
交织的水域，下网时最好在河中的
回水弯、塘中的新水来处和水流流
动处或湖里树荫下，这些都是鱼儿
高兴去的地方。所以不管湍急浑黄
的小河里还是水波凌凌的塘堰中，
舅舅每每都大有所获。

看久了，我对捉鱼心里直痒痒，
舅舅就给我做了几只袖珍版的扳罾，
网底有小桌面大，只能和小伙伴们在
浅水边捉些小鱼小虾。时间长了，当
小鱼小虾也变得狡猾难以捉到时，舅
舅支招来了，滩里摸几只河蚌，敲开
蚌壳，将蚌肉拴在网底，出人意料，再
捉时效果出奇地好。

如今，城外河边难得一见扳罾捕
鱼，稀罕的同时，恍惚时光倒流，那一
起一落间，流逝的是时光，也勾起了
我无尽的乡愁。

军歌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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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总说，理是越辩越明
的。大学时代的辩论会的备选题目
上，也曾经出现过。然而随着网络世
界的发达，人们的表达欲空前高涨，
这个话题仿佛正在焕发新的力量。
我们看到，在网络这个小社会中，争
吵随处可见，批判随处可见，闹剧也
随处可见。人们在空前一致地表达
着自己的观点，却从未停下来思考、
接受、容纳他人。大众心理和社会氛
围的变化似乎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基本演绎法》或许能够给这个
问题带来一点启发。这是一本基于

中国人思维现状而创作的逻辑科普
书，通过对演绎法的详细讲解，帮助
人们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正如南
开大学逻辑学教授张晓芒在序言中
所说：“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它
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们提供各种具
体的科学知识。但它在人们现实的
认识、反映、论证等思维过程中，为人
们进行正确的思维、表达和论证，探
求新的知识，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方
法。”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按照作者的
话说，不过是让我们可以既“懂道理”
也“讲道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
然，还能说清楚其“所以然”。

新书架

♣ 壹 恣

《基本演绎法》：帮人们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

去年冬天，宜阳县人像艺术摄影
学会刚成立时，曾设想开展一个以“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为主题的摄影活动，纪念抗美援朝
老英雄的丰功伟绩，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

忘不了老作家魏巍的经典篇目
《谁是最可爱的人》，英雄应得到敬仰
和礼赞，英雄精神应得到传承和弘
扬。少年时经常看战争方面的电影，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是我最喜欢的旋律，王成“双手紧握爆
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的英雄形象一
直高高屹立在我的心中。

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后，摄影学会
的计划便开始启动。一天时间行程
200余公里，到三个乡镇10个村庄，分
别寻访了十余位抗美援朝老兵。全县
120余位老英雄，他们计划都要走访
到。听说最近要到白杨镇，我便提出
同去，有几位老英雄就住在我家附近。

白杨镇卫生院的对面，是李长太
老英雄家。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老伯
是通信兵，在部队电话线被炸断、他跑
步送信的途中，子弹曾伤到他的头皮；
在线杆上架设、维护线路时，他曾被美
军的燃烧弹伤到右臂。

他的儿子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忙
把我们迎进院子介绍说，前一段时间，

87 岁的父亲不慎摔了一跤，卧病在
床。我坐在李老伯床边，见他脸色灰
黄，额头上的疤痕犹在。提起他18岁
毅然报名参军的辉煌时，老伯的神志
瞬间清醒了许多。

拐过两条街，我们又来到了郭灵
召老伯家。几十年来，他家一直经营
着一个小商店，还有几台磨面机，生活
富裕。老伯正坐在家门口，享受着晚
年幸福时光。

我上前蹲下身子，紧握住老伯的
手，问道：“还认识我不？”见老伯没反
应，我又提起了我70多岁老父亲的名
字，老伯盯着我的脸，疑惑道：“什么？”
看来，老伯可能年事已高，真的记不得
从前了。

岁月啊，说你有痕，那曾经的朝朝
暮暮、花繁花谢，老伯怎么都记忆无

存？说你无痕，几十载风风雨雨、春去
秋来，你却无情地留给老伯满头的白
发和满脸的皱纹！

平凡琐事忘却也就忘却了。炮火
纷飞的岁月、生死拼搏的战场，老伯会
不会也忘记了？

不再拐弯抹角，我直奔主题：“老
伯参加过抗美援朝吧？”老伯这下点点
头：“参加过。”

我又问：“记不记得是哪一年上的
战场？”老伯清楚地回答：“1952年。”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人是糊涂
还是不糊涂？我说：“你当年的军功章
还在吧？”

老伯精神抖擞地站起身，往内屋
里走。老伴帮他取出衣服并穿上，他
眼中瞬间放出了自豪的光亮。怎能不
自豪？一枚，两枚……左胸前共挂着

六枚奖章。虽历经近70个春秋，在阳
光的照耀下，那一枚枚军功章仍熠熠
生辉。

老伯，还能唱两句“志愿军战歌”吗？
“会！会！”老伯坚定地回答。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老伯的声音低沉而富有节奏，唱

的歌词准确无误。也许，穿过岁月春
与秋，鸭绿江水永不止息地在他的心
中静静流淌，嘹亮的军歌始终在他的
耳畔激越回荡，保家卫国的炮火永远
在他的心头激情燃烧。

当年做侦察兵时，除了到敌方阵
地侦察外，还要抓获美军的通讯员、炊
事员、观察员等“舌头”，以便获取情
报。每次执行任务，都冒着枪林弹雨，
危险重重九死一生。1957 年回乡务
农后，他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战士的
昂扬斗志。先后当过民兵连长、公社
武装部副部长、基干营营长、村党支部
书记。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老伯冲锋在前，带领子女大干苦干，成
为乡邻学习的榜样。

离开郭老伯家后我一直在想，人
活一世，草木一秋，做平凡的小草，还
是绚烂的花木？是平凡中凸显绚烂，
抑或绚烂后归于平凡？但是无论平凡
或是绚烂，都不能虚度了春秋。

朝花夕拾

♣ 殷雪林

远去的扳罾

甘洒热血写春秋
♣ 冯清利

百姓记事

今年的三伏天，我来到豫西伏牛山下
的栾川县避暑，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
石庙镇杨树坪村，这里被伏牛山层层包裹
着，植被茂密，非常凉爽，我住的这一户

“农家乐”只见到女主人一人。
住下后经聊天得知，女主人的丈夫几

年前被一辆履带式的挖掘机从身上轧过，
虽大难不死却丧失劳动能力，两个孩子都
在外打工。女主人叫常留女，今年 60岁，
她的“农家乐”有 8个房间，暑天旅游旺季
基本天天满员，一天会有上千元的收入，
但每天20个人的吃喝拉撒、里里外外的活
都得她一个人干，眼前这个看上去瘦小羸
弱的农妇，该有多大的能量呢？怀着好奇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先从客人来到入住开始，她立即就要
撤换床单、被单、枕套、枕巾，扫地拖地、刷
卫生间便池、清倒废纸杂物、更换洗漱用
品。接着就得下菜地采摘蔬菜，赶忙回到
厨房清洗刀切，如客人吃馒头她还要发面
蒸馍，烧地火熬汤。每顿开饭不管几桌，
都是她一人在厨房忙碌，一人端进端出，
饭后仍是她一人，清理桌面地面洗刷碗
筷，中午头游客都睡了，她还要打开洗衣
机，将撤换下的床单被罩大洗特洗一一晾
晒。这些还只是针对游客的活，她家还有
两亩山地种的玉米，平时还要锄草施肥，
成熟后都是她一个人掰，用麻袋装上背回
来，她的房后还摆放着不少朽木，上面生
满了木耳，我在这里住的一段时间，她每
顿饭都会采摘一些配菜。她们家还有200
亩山林，她经常要上山砍柴，因为游客们
喜欢地锅烧的饭。山林里还种有核桃、板
栗、柿子等果树，也得她去打理采收，她家
门口的盘山公路旁，还有她种的几百颗山
茱萸树，这是一种中药材，果实为颗粒状，
秋季成熟后要一把一把撸下来，然后晒干
脱壳再卖。她还喂了几十只鸡，房后就是
一个山坳，她每天都要去山坳里寻觅鸡
蛋，还要照顾有残疾的老伴、看护孙辈等。

这么琐碎繁重的家务，地里山里还有
那么多的力气活，她真的是日无暇时、席
不暇暖，一天到晚没看到她闲一会儿，但
从女主人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愁容，还经
常与入住的游客说笑。面对如此的生活
重压，作为旁观者的我每每为她忧虑发
愁，对一个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人，这算得
上千斤重担了，而她却显得不急不躁、泰
然处之。临离开时我提出与她合影留念，
她不假思索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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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山中一农妇
♣ 彭天增

知味

摸爬叉
♣ 王学艺

说起摸爬叉，非泛中原文化圈的
人多数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农历六七月份的中原大地，天气
如火如荼开启着蒸煮模式。生活在
乡下的孩子多有这样的经历，傍晚夜
幕初垂，村头街尾房前屋后的树干周
围，一束束光柱晃来闪去。孩子们三
三两两左手一只手电筒，右手一个小
铁桶，眼神紧追灯光，一棵树挨一棵
树上下左右慢瞧细瞅。

大人们撂地上的饭碗早已风
干，黑灯瞎火巷前舍后大话江东，孩
子们则屋东房西顺树干跳浅沟不亦
乐乎，他们费尽心机寻找着一种被
称为爬叉的东西。

这就是现代版的摸爬叉。上古
时期没有手电筒，捉这东西只能黑
灯瞎火手顺树干细瞅慢摸，摸到即
逮住。这玩意儿爬树干绕枝杈，过
去摸到它相较如今可谓有些难度，
故摸爬叉的称谓祖辈流传了。爬叉
即蝉幼蛹，据说不同区域叫法不尽
相同，有地方叫知了猴、知了鬼、借
留鬼儿，还有叫烧钱子龟，各不相
同。其实它学名谓金蝉。这小可爱
手指关节般大小，肤色深黄，圆肚下
两排多足，且以膀大腰圆为美，标准
身材胖嘟嘟肉乎乎。头顶两侧凸出
俩黑硬壳黑芝麻似小眼，左看右看
都瞧不透里面是否有眼珠转动，疑
惑它却能看清方向道路。

爬叉只在夏日天擦黑从地下豆
大般土窟窿拱出，它初来世间哪儿
也不去，径直朝着离自己最近的树
运动，爬至树干趁夜幕遮羞，后半夜
悄然褪去衣衫，黎明前浑身旧貌换
新颜，脱胎换骨完成蝉的蜕变。清
早未经阳光洗礼的蝉浑身清新淡
黄，柔软得若刚出生的婴儿，丝般羽
翼还未来得及完全舒展，嫩嫩的样
子让人不敢高声语，唯恐吓着它，成
语“金蝉脱壳”即此期间景象。

爬叉蜕变蝉后树干上留下壳的
空皮，白天专门有人拿长棍子捣下
来，一个夏天能积攒一堆。何时小
孩子肚子不舒服，伸手拿几个出来

“呼啦啦”揉碎，烙饼和面时把碎末
撒进面团揉匀，鏊子上烙成薄饼后
再靠火边烘干，这样烤出的饼俗称
焦馍，大如小锅盖，一掰“咔嚓”开。
入口酥脆耐嚼，满嘴口齿生津。据
传爬叉皮可入药，有调理消化之功
效，因单独食用没什么味道，如此药
食同疗才保持原有功效。

手快的人星夜八九点会收获大
半桶爬叉，它们在水里密密麻麻你
挤我扛漂浮一层。水是防止爬叉顺
桶壁爬出采取的手段。想象着明早
鏊子上一片“滋啦啦”酥脆焦黄，满
院子香味扑鼻的诱惑，暑气渐消的
夏夜心里甭提多舒畅。

更有甚者，大孩子摸爬叉到半
夜，树身低处的爬叉少了，他们会聚
集一起生孬点子。合伙用几只手电
往一棵树上照如白昼，随后伸腿蹬
脚用力踹跺树干，光亮和震荡让枝
杈上的蝉在夜幕瞬间迷失意识，身
不由己顺着灯光“唧唧唧”叫着纷纷
栽落地下。

还有遇雨后傍晚，雨水漫退后
的地面，爬叉藏匿的小洞眼就显现
出来，孩子们拿铲子下挖，挥手几
下，爬叉就在湿漉漉的土壤里被翻
个底朝天。

次日早上，把爬叉从小水桶捞
出淘洗干净，腌拌油盐摊上烧热的
鏊子，稍倾爬叉就开始飘香了，户外
玩兴正浓的孩子闻到就会被香气拽
着往家跑。

摸爬叉，童年挥之不去的印记。


